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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城有条清溪河，河上有座明代
建的兴济桥，桥东连着平天湖湿地公
园，桥西似乎不是接在老城的边缘，而
是架在一棵与其同岁的大樟树上。大
樟树是城内最大的树，树干得三四人合
抱。无论是老城，还是当下的新城，以
大樟树为中心的四周都有着与时代相
配套的活动设施。近两年，大樟树下建
成“口袋公园”，铺上了地砖，建了文化
墙，增添了石桌石凳，还有长条椅，着实

成了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每天
打掼蛋、斗地主、下象棋、拉家常的人聚
在这里，热闹得很。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没有驮碑
胜似驮碑的大赑屃后的一块地，即使来
得早的人也不会去占，来得是时候的人
也很少过去凑热闹。那块地好似被两
个人盯上了一样。

这俩人都七十多岁上下，大个子喊
小个子老李，小个子喊大个子老王。老

王，平头小眼，左眉的红痣上长出一根
长长的白毛。老李什么时候都叼着一
截半灭不灭的烟屁股。他的右脸平整
光滑，左脸却大坑小坑的，尤其挨着下
颌骨的那边还露着青筋，单独看那一边
脸还挺让人害怕。

每天下午两点半，老王从六路公交
车下来，老李从对面的池阳路过来。老
王左手拎着折叠桌、右肩背着两把折叠
椅，老李夹着个磨得能看见木纹的盒
子，一步踩着一步。俩人你不看我，我
不看你，也不看大樟树下的热闹，径直
走到大赑屃边上。

“别抽了！”老王说话像扣扳机打枪
子儿。他摆好了老李的椅子，桌子又摆
好，这套程序是雷打不动的。

“抽你家的了？”老李的语气似铁钩
子还带倒刺。说归说，他还是将烟头在
大赑屃屁股上蹭灭，放进口袋里备着的
另一个空烟盒里。

他俩从来都这么对话，不知情的以
为俩人马上要戗起来，实际上谁也不会
看到这份热闹。

棋子也是老王摆的。红子给了老
李，他从不谦让，拿起红子就先走。老
王一脸坦然，起黑子后跟，这也是他们
的规矩。

双方战火纷飞。
“找死！”老王见老李的“车”轧了他

的“马”，拎起“炮”就要点火。
“你那歪把子能打准？”老李也看到

自己手下一“卒”在老王的炮口下。
老王将“炮”在手心捂了捂，又放回

原位。
老李看了老王一眼，笑笑。
老王也撇撇嘴，改为飞“象”。
老王没有打老李的“卒”，老李也不

去打老王的“兵”。
此时，若有懂点棋道的观者，难免

急得跺脚，让老王拱“卒”，老王会说
“去！树下凉快。”或者破着嗓门喊老李

出“兵”。老李会说“你带过‘兵’吗？”观
者只得无奈地离开，知晓这俩说硬茬儿
话的人便笑话观者不懂事。

又有几个人能看懂老王和老李的
棋呢？

每次老王和老李的棋下到最后，一
定是老王一“将”携五“卒”，老李一“帅”
带五“兵”，你守“汉界”不让，我踞“楚
河”不退。

“和！”老王大手一挥，又开始摆棋。
“你那金刚钻犁地去啦？”老李边说

边点上一根烟。
第二盘棋又开始了，之后是第三

盘、第四盘……盘盘都是一样的开始，
一样的结束，不同的过程，期间只有他
俩享受。

第五盘结束，老王还是一挥大手，
说：“回家！”

“不回家这里有饭吃啊？”老李起身
拍拍衣上的烟灰，待老王将棋子收好、
装盒，他夹着棋盒就走。

老王和老李在大樟树下一直这样
下着那副中国象棋，不添景，也不煞景。

冬去春来，最后一场雪草草收场
时，大樟树下突然有人问：“下棋的那两
个老头呢？”

大家都朝大赑屃看去，你一嘴我一
嘴，大家推算出老王和老李起码一周没
来大樟树这儿了。兴许是有事，兴许是
天冷，没有人往别处想，也没有人把他
俩不来当回事。

又过了四五天，老王来了，背咋驼
了呢？他夹着棋盒，后边跟着一位干净
利落的老妇人帮助他背着桌椅。老妇
人将桌子、椅子和棋盘一一摆好。大家
又朝池阳路张望，可是，快到下午三点
了，还不见老李来。

老妇人是老王的妻子，性格开朗，
常与大家聊天。大家得知，老李走了，
下雪的第二天走的，肺癌，享年七十有
三。送走老李，老王抱着老李留给他的

棋盒，吵着要来大樟树下下棋，家人劝
了几天实在拗不过，老王的妻子就陪他
来了。

很快，大家听到了老王的妻子讲的
老王与老李的故事：老王和老李年轻
时，从池州当兵到武汉，又同批上了老
山前线。在一次战斗中，当排长的老李
见敌军一枚炸弹眼看就要落下，他纵身
一跃，扑在战友身上……老李血肉模糊
地被抬下战场，伤愈后，立了一等功。
后来老李转业到池州公安局工作，直到
副处级别退休。他救下的战士就是老
王，老王英勇善战，火线入党又提干，打
完仗回到部队指挥有力、带兵有方，一
直干到少将。

夏天到了，来大樟树下乘凉的人越
来越多。已经学会打掼蛋的老王的妻
子在连赢三局之后，看天色不早，笑呵
呵地走到老王身边，说：“走，回家！”她
收起了棋盘和桌椅。

“不回家这里有饭吃啊？”老王站起
来拍拍衣服上的烟灰，他学会了叼着烟
屁股抽烟。

老王妻子的语气像极了老王，而老
王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像老李。大家都
这么说。

大樟树逢上大年，白白的小花开满
枝头，香遍了半个池州城。

我乘坐的公交车在沈海立交桥桥
下行驶着，本就光线暗淡的车厢里更
显昏暗。突然，一阵急促的汽笛声传
来，我扭头望去，是一辆公交车从右
侧岔道口加速行驶而来，看上去是要
超车并道。

此刻，我乘坐的公交车正直线行
驶，司机并未发现那辆公交车逼近，还
在加速向前行驶着。突然“咣当”一声
巨响，我乘坐的公交车遭受了猛烈的撞
击。车体向左横移的同时，破碎的车窗
玻璃碎片也随之飞过来。我身旁的一
个女孩因为没握住扶手，眼瞅着要被甩
出车窗外。紧急时刻，我跨出一步，伸
手将其拽回。我一手抓住扶手，一手紧
紧地抓住女孩。

此刻，车厢内的乘客乱成一团，尖
叫声四起，物品四处散落。

司机赶忙将车停住，起身询问乘客
的安全情况，庆幸的是都无大碍。

我身旁的女孩，一头秀发略显凌
乱，她抬头看看我，又看了看周围，没有
说话，只是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书包带
子，仿佛那是她此刻唯一的依靠。我试
图安慰她，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车窗外，风呼啸着吹过，夹杂着酒
糟的味道。车厢内的灯光忽明忽暗，让
人感到一阵眩晕。乘客开始慌乱地往
车门处涌，女孩紧紧地抓住我的手，顺
着人群下了车。

似乎这种突发事件对女孩造成了
不小的影响，脸色略白的她，缓了好一
会儿，才开口道了一句谢谢。我们聊了
几句，她便打车离开了。

我回到家，换衣服时有东西掉在地
上，竟是两小块玻璃碎片。刚刚发生的
交通事故的情景再次浮现在我眼前。
幸亏有惊无险，万一车辆侧翻，后果不
堪设想。

几天后，我与女孩相遇在公交车车

站，她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向我走
来，眼中闪烁着喜悦。

“嗨，我们又见面了！”她热情地向
我打招呼，声音中充满了活力。

我微笑着回应：“是啊。”
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那天

真的非常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真不敢
想象会发生什么？”她说她叫小莉，家在
本市。

我摆了摆手，表示不用客气。
小莉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温柔。

她说：“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频繁地交流，

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心情。每一次聊天
都让我们更加了解对方，也让我们之间
的情谊更加深厚。

得知下周六是小莉的生日，我决定
送她一份有意义的生日礼物。

我联系了一个银匠朋友，将事情经
过说给他听，朋友震惊的同时向我保

证，肯定把这事儿办好。我甚至想象小
莉收到这份独特的、用两小块玻璃碎片
制作的礼物时，脸上会露出怎样的惊讶
和喜悦的表情。

小莉生日的前一天，我跟小莉约
好了在车站见面，看着手中的礼物我
很有信心。就在我转身回头时，看到
远处的小莉正挽着一位男士的胳膊向
我走来。

这时，几辆公交车到站，下车的人
群将周围变得嘈杂起来，就连阳光也格
外刺眼，让人格外烦躁。

“等多久了？”小莉热情地向我挥手
打招呼。

“刚到。今晚我有事，先走了。”我
故作平静地说。

小莉露出诧异的表情问：“不一起
吃饭了吗？”

“不了。我小妹在等我。”
说话的同时，我向不远处站在红旗

轿车旁的女孩挥手，对方也正巧向我这
个方向挥手。说完我转身就走了，说是
走，不如说是逃。

我不敢面对，不敢去看跟小莉一起
的那个男人长得什么样，更没有勇气去
问他是谁。

晚上，小莉发来消息，今天想把你
介绍给我父亲认识，谁知道你有事。

我看到消息后，懊悔自己怎么如此
沉不住气呢？错过了一次这么好的机
会，真想抽自己几个大耳光。

随后小莉又发来一条消息，今天那
个女孩是你小妹呀？

我思考片刻，略带得意地回复：“是
我小妹，怎么了？”

“没什么，对了，希望明天你能来！”
看到小莉的回复，我有些尴尬，随

后又变成了小幸福。
我再次想象着快递小哥将独特的

礼物送到小莉手中时，她的表情……

爱说祈使句的老王和爱说反问句的老李
阮德胜


